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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黄梅戏的发展阶段，曾经涌现
两个代表人物：丁老六和琚光华，他
们对黄梅戏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
没有1926年丁老六率领的“丁家班”
挺进安庆城，为适应市民阶层的欣赏
需要，确定以安庆官话和安庆方言为
道白和唱腔的语言体系，就没有后期
黄梅戏的发展。如果没有琚光华和
丁老六在1931年和1934年率黄梅调
班社两度闯入上海，也就没有黄梅戏
进入 1952 年在上海举行的“安徽地
方戏曲展”，并且引起轰动，让黄梅戏
和严凤英走出皖西南，走向全国，在
短暂的几十年迅猛发展为全国有影
响的大剧种。

丁老六和琚光华毫无疑问是黄
梅戏初期发展阶段的功勋人物。

二

旧社会，黄梅戏艺人大多出身低
微，进入伶界，都因生活所迫。虽然
唱戏的被称为“戏花子”，但好歹能混
个肚饱，比在家里忍饥挨饿要强。琚
光华就是这样。1899 年，他出身在
桐城北乡龙眠山脚下的双河村，弟兄
三个，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靠租
种人家几亩山地为生。桐城的北乡
龙眠山一带有一句俗话：“穷不丢书，
富不丢猪”，当地素来重视读书，尤其
是穷苦人家更以读书为翻身之路，因
此，“父子三宰相”都出自北乡。琚光
华 11 岁被父亲送到私塾读书，一直
到15岁。民国初期，因为废除科举，
新学兴起，父亲见儿子读书无望，便
将他送到桐城胜利街学织布。

但是，读过 5 年书，天资聪明的
琚光华心事大了，他想去当兵，也想
做生意，但最终在别人的撺掇下，学
唱戏。一是因为当时的戏班已经开
始职业化，在安庆周边的农村，戏班
子演出非常活跃，二是从艺者大多出
身手工业者和无产者，思想活跃，生
活自由，可以到处跑，见识广，三是最
重要的，唱戏比织布赚钱容易。于

是，17 岁以后，琚光华正式加
入同乡朱详有的戏班子，后来
又跳槽到金成取的班子。25
岁，他进入了潜山人王文炳的
班社，在这个更大更规范的戏
班里，琚光华学到了本事。27
岁，他自立门户，创办了“双喜
班”，自己带班子。

据仍健在的 87 岁的彭泽
县黄梅戏剧团的老艺人丁小龙
回忆，琚光华天生就是唱戏的
料，他不仅相貌俊朗，身材修
长，而且有文化，对传统戏很快
就能接受，对“提纲戏”又能尽
情做到现场发挥。当时的所谓
三十六本大戏，七十二本小戏，
他本本能演，并且都能演好，尤
其擅长饰演闺门旦和花旦，扮
相俊美，风姿绰约，唱腔甜润脆
亮，追捧者很多。琚光华不仅
戏唱得好，还会经营、善管理。

在黄梅戏遭官方打压的情况下，他能
做到八面玲珑，在红黑两道的夹缝中
游刃有余。但这只是表面的，真实的
琚光华其实很痛苦，很无奈，背后总
是唉声叹气，甚至是默默流泪，有时
候无端发脾气。但没办法，谁让唱戏
的是下等人，谁让戏班子是人人可宰
的羔羊？俗话说，人上一百，五颜六
色。戏班子有些艺人不懂他的良苦
用心，即便是处境艰难，竞争激烈，还
总认为琚光华盘剥了他们，动不动就
开溜、跳槽，也有的做出违背班规的
事情。但琚光华依然坚持严格治班
的理念，保证演出质量，不糊弄观众。

由于严格管理，加上对艺术的高
标准要求，“双喜班”很快在桐城、枞
阳、潜山、怀宁一带城乡产生广泛影
响。1931年，“双喜班”进入安庆城。

三

上世纪 30 年代，是安庆戏曲的
高光时刻。作为省会和长江水运中
心，安庆商旅云集，经济活跃，文化也
丰富多彩。在安庆演出的戏班除了
黄梅戏班社，还有来自上海、南京以
及景德镇的京剧班社，甚至还有来自
陕西的秦腔班子。琚光华的“双喜
班”加入后，安庆的戏曲市场更加饱
和。素来不安于现状的琚光华决定
去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

这一点正好和丁老六不谋而
合。丁老六（1902——1968），名永
泉，艺名丁玉兰，安庆郊区广济圩人，
只上过一年小学，12 岁开始随家人
学唱戏，很快唱红，其扮演的旦角俏
丽，唱腔脆亮，眉眼生动。1926 年，
他率丁家班第一个进入安庆城，当局
曾以“有伤风化”将他拘捕。丁老六
也切身感受到在安庆生存的艰难。
于是，和琚光华一拍即合，在1931年
春暖花开的日子，带着一部分人员前
往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没有钱
租借剧场，他们就在闸北一块空地上
搭棚演出。因为语言不通，欣赏习惯
不同，观众反映冷淡，不巧的是，琚光
华突然染病，戏班铩羽而归。

上海的落败，让琚光华耿耿于
怀。一个坚强的人在哪里倒下就要
在哪里爬起来。1934年，有了一定
的实力后，琚光华又和丁老六商
议，再赴上海。这一次，他们汲取
教训，一路演到上海，不断壮大实
力、扩大影响。到了上海以后，他
们利用老乡关系，在二亩地租借了
一间茶楼作为演出场所。演出中，
琚光华和丁老六还不断走访当时上
海比较受欢迎的淮剧、沪剧和越剧
班社，借鉴他们的演出模式，更加
注重舞台效果，注重服装和化妆，
注重表演的细腻和唱腔的优美，这种
勤于学习和刻苦钻研的精神，让他们
在上海很快就站稳脚跟。

但人算不如天算，不久日本鬼子
侵略中国，淞沪会战打响，隆隆的炮
火声中，他们带着遗憾离开上海。

四

丁老六依旧回到安庆城，而琚光
华则带着他的“双喜班”活跃在桐城、
潜山、舒城、庐江和无为一带。1940
年，坚持在这一带抗日的新四军5师
政委曾希圣还派人到“双喜班”找到
琚光华，让他们利用黄梅调编演抗日
剧目，开展抗日宣传。

但人生祸福无常。41 岁那年，
正是琚光华在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
候，他却患上严重眼疾，为了省钱，只
好找了个江湖郎中扎针治疗，可是一
针下去，琚光华再也见不到光明，陷
入了深深的黑暗和无边的绝望中。
作为一个演员，没有眼睛，只能告别
舞台，而告别了舞台就失去饭碗。好
在那些年的演出，让他经营的“双喜
班”积累了不少的衣箱，这是戏班子
立身之本。有了衣箱，他虽不能登
台，却依旧能经营班社。加上他平时
的广泛交际，人脉深厚，“双喜班”依
旧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黑暗和混乱
中一路颠簸，苟延残喘。

1949 年，琚光华和他的“双喜
班”喜迎新中国成立。1952年，开始
了轰轰烈烈的“戏改”，旧戏班改为剧
团，旧艺人改造为新艺人，琚光华听
信谣传，误认为这是对他们这类过去
的“班主”进行清算，于是，带着“双喜
班”部分演员离开了桐城，到青阳、东
至、彭泽、波阳、湖口等地开始了新的
一轮的漂泊演出。

1956 年，因为琚光华和“双喜
班”的声望和影响，彭泽县政府决定
以他们为班底组建“彭泽县黄梅戏剧
团”，从此，琚光华以极大的热情开始
了自己新的人生和新的事业。虽然
眼瞎，他仍然到处招收学员，排练节
目，组织演出，把一个剧团打理得生
机勃勃。丁小龙老人是琚光华招收
的第一届学员，他介绍，琚光华常告
诫他们，旧社会把戏子当鬼，新社会
把我们当人，我们就要多演戏，演好
戏，报答共产党的恩情。

五

1956年到1966年，是琚光华人

生最灿烂的 10 年，虽然眼睛看不
到，但他的内心却充满阳光。但随
后的劫难却再一次将他高高举起，
摔倒地上，他被扣上了“戏霸”的
罪名，戴上高帽，五花大绑批斗游
街，还被从剧团宿舍里撵出来，流
离失所。幸亏一个好心人收留，他
才得以在一间只有 6 平方米左右的
黑暗的柴房里落脚，好在他也不需
要“光明”。被他最早招进团的那批
艺人也遭牵连，不仅陪斗，女演员
还被剪了阴阳头，经历比批斗还要
耻辱的精神折磨。丁小龙说，那时
候，她实在受不了，跑到琚光华那
里哭诉，想自杀。琚光华安慰她，
旧社会那么难，我们都挺过来了，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要相信党和政
府。为了怕这些女演员想不开，他
还摸索着给她们做饭，就这样抱团
取暖，终于熬过了寒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琚光华得以平反，恢复名誉。
他已经是80岁的高龄，虽然不当团
长，却以更大的激情发挥余热。曾
任彭泽县黄梅戏剧团团长的亓俊云
说，他们是改革开放后进团的第一
批学员，琚光华对他们寄予非常大的
希望，每天练功，就坐在练功房里监
督，虽然双目失明，但他能从每个演
员的响声中听出动作是否到位，练功
是不是用心，然后给予严厉的批评，
并进行手把手示范。排戏的时候，他
则端坐在乐池里，台上演员一张口，
他就能听出问题，并进行唱腔指导。
80多岁的老人，又经历了众多磨难，
不仅嗓音还这么有穿透力、感染力，
而且还能把黄梅戏传统的“三十六
本大戏”完整地背下来，让大家深
受震撼。琚光华常告诫演员，台上
三分钟，台下一世功，你欺观众一
次，他离你一世，真正的好演员看
的是台下，台下功夫到，台上差不
了。只要他在剧场，大家心里就有了
依靠。现任彭泽县黄梅戏剧团团长
熊久喜说，正因为琚光华前辈留下的
精神和传统，让彭泽县黄梅戏剧团在
当前戏曲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依然能
够得以生存发展。

90 岁以后，一生漂泊的琚光华
特别思念家乡。他回到了龙眠山，回
到了当初他出走的地方。他特别想
在地下陪伴操劳一生的父母，也想给
自己一生冷落、郁郁早逝的妻子一个
深深的歉意。

1992年，琚光华停止了心跳，长
眠在龙眠山的萋萋荒草之中。巧的
是，那一年，第一届中国（安庆）黄梅
戏艺术节隆重举行。

黄梅戏老艺人琚光华的戏曲人生
李光南

琚光华 李光南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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